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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并非来者不拒

《公益时报》：自 2008 年成立
至今，中和农信(之前为中国扶贫
基金会小额信贷部) 相继接受了
国际金融公司 (IFC)、天天向上 、
红杉资本以及蚂蚁金服等社会
资本入股。 我们注意到有人会质
疑 “资本入股会否动摇公益属
性”，您会有这样的担心么？

王行最：“中和农信”的使命
就是“打通农村金融最后 100
米”。 我们脱胎于公益组织，所以
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的企业核
心文化理念就是社会责任和使
命的达成。

当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
在着大量有资金需求的农民，但
因为他们贫困， 没有资产作抵
押，没有信用记录，没有银行流
水，所以他们得不到银行贷款。

“国际金融公司” 是世界上
最大的开发性机构———世界银
行旗下负责私营部门投资的公
司，一般性的商业项目它是不投
的，它在国际上投了大量的小额
信贷机构，因为小额信贷专注于
解决低收入贫困农户的发展资
金需求问题，它本身就带有公益
属性或者社会使命；“天天向上”
是个社会投资基金，它只投有社
会属性或者社会使命的类似项
目；而“红杉资本”和“蚂蚁金服”
都是纯粹的商业资本，但为什么
我们还吸纳它们？ 在于中和农
信、包括扶贫基金会在发展的道
路上都奉守“与同道者谋”这句
话。

我记得最初和“红杉资本”
的沈南鹏谈合作， 当时我和小
额信贷的创始人何道峰、 中和
农信总经理刘冬文， 我们三人
同他会面。 一见面我们就开门
见山地说：“‘红杉资本’作为一
个非常纯粹的商业资本， 作为
一个投资基金， 它对资本回报
是有要求的， 同时也有退出期
限的限制， 而我们在短期内既
不可能上市也不可能分红，那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
彼此目标不一致， 那么这事就
免谈。 ”

当时沈南鹏回答说：“我们
就想做社会投资。 ”从 2010 年入
股中和农信以来，他确实履行了
当年的承诺。 在 2016 年的互联
网大会上，沈南鹏说：“我们红杉
资本投了这么多项目，我认为投
的最有价值的就是中和农信”。
尽管我们的运行是正常良好的，

但并没有给他带来直接的分红
和收益，他为什么还老说这个项
目好呢？ 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
和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想法是
一致的， 所以他也能耐得住，因
为他觉得这件事有价值有社会
意义。

跟“蚂蚁金服”谈合作也一
样。 我们问：“你们对利润的期望
是多少？ ” 他们说：“我们讲情
怀。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蚂蚁
金服” 一个长期的战略投资，他
要扎根农村、服务农村、扩大未
来发展的战略基础。

如今“中和农信” 员工近
4000 人，分布在全国 21 个省 271
个县 4129 个乡镇。 从放款规模
来说，我们的年增长率在 50%左
右。 去年我们是 66.5 亿，今年我
们预算做到 90 亿，但是要向 100
亿的目标去冲击。 我们以县为单
位基础的分支机构未来 10-15
年要超过 1000 个； 我们服务的
直接贷款户每年要增长 30%以
上，从当前的 40 万-50 万户扩展
到 100 万户， 这是我们下一个 5
年要实现的目标。

因此，即便有人质疑，我也
不担心。 尽管这些商业资本陆续
进来了，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
的，他们也是带着社会责任和情
怀来的，跟一般的商业投资还是
不一样的。 这几年彼此良好的合
作和良性的发展，都已经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

《公益时报》：这是否也给其
他的商业资本机构释放了一个
信号 ： 只要具备合作的先期条
件，“中和农信” 是 “来者不拒”
的？

王行最： 不是来者不拒，那
还要看我的资金发展需求。 业务
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如果我需
要吸纳更多资本金，到时候肯定
要找企业、要找同道者，但前提
是要就我们的两个基本特质达
成共识：第一是认可我们的战略
定位； 第二就是不要期望高利
润。

《公益时报 》：针对 “中和农
信 ”贷款利率较高的争议 ，您在
不 同 场 合 都 做 了 相 同 的 解
释———主要是前期综合成本较
高导致的。 到底有没有具体可行
的办法把前期成本降下来一些，
让农民的还款负担更轻一些？

王行最 ：相对商业银行 5%、
6%的利率来说，我们小额信贷利
率是高的，但从小额信贷整个行
业来看，我们利率是低的。 从国
际上来看，这个行业 50%、60%的

利率是常见的，超过 100%的也是
有的。

我们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我们的利率是根据成本反推出
来的， 是保本微利可持续运行，
而且我们的小额信贷成本都是
显性成本，没有隐性成本，你看
到的是多少成本就是贷款农户
要付出的全部成本。 而其它一些
金融机构尽管显性成本看起来
比我们低，如果加上一些隐性费
用，其利率跟我们差不多，甚至
比我们高。

当然，我们也会尽我们之所
能采取措施去降低利率。 先说融
资成本， 我们采取市场机制，银
行降息时我们也会跟进降息。 我
们也会尽可能从市场上筹集一
些成本相对低一些的资金，比如
说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和“招财
宝”融资等。 但这一块能降多少
不取决于我们， 而是取决于外
部。

再说操作成本，目前我们的
信贷员都是到千家万户上门服
务的，成本较高。 随着互联网技
术和智能手机在广大农村地区
的慢慢普及，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客户端放贷，届时成本有望以较
大幅度下调。 但在大规模网上放
款实现之前，我们的信贷员该跑
哪里还得跑，所以这一块成本的
下降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肯定
不能亏损经营， 如果企业垮掉
了，这个事情还怎么往下做？ 最
终还是贫困农民不能受益。

十年来的三大困扰

《公益时报》：到 2018 年，“中
和农信”成立就 10 年了。 走到现
在还有哪些问题是你们的困扰？

王行最：其实一直以来困扰
我们的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
关于我们的资质问题。 由于各方
面的原因， 主要是历史上的原
因，小额信贷不允许成立全国性
的公司，即没有全国牌照。 以前
只能在县一级才有牌照，现在已
经慢慢放开到省一级。 目前，我
们已经注册了内蒙古和四川小
贷公司，以及海南和重庆网络小
贷公司。 下一步我们面临的大的
挑战就是如何在比如甘肃、辽

宁、河北、湖南等这些规模比较
大的地区域注册成立小额信贷
公司。

《公益时报》：这个动作如果
完成意味着什么？

王行最：意味着以后我们完
全合规经营，找我们麻烦的人也
少了!现在总有人说“你们没有经
营资质”之类的，但实际上我们
现在是拿着自己的钱，投入到别
人不愿意做的领域，满足这部分
低收入群体的现实需求。 但随着
我们的规模越来越大，肯定不允
许在法律上有任何的瑕疵。 所以
取得经营资质是我们要常抓不
懈的工作。

第二就是资金的问题。 现在
可能相对好一些， 因为随着像

“蚂蚁金服” 这样的资本入股以
及资产证券化的渠道打开了以
后，这两方面会成为我们未来主
要的资金来源。 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 单笔贷款额度肯定还会提
高———20 年以前我们发放小额
贷款的单笔资金规模是 1000
元，现在已经 15000 元左右了，增
加了 15 倍。 那么 5 年、10 年以
后，也有可能我们的单笔贷款额
度达到 5 万，甚至更高，所以资
金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增长。 所以
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资本
金的投入。

第三， 一个亘古不变的问
题，就是人才的问题。 小额信贷
做的事情并非传统金融， 那些
有金融经验的、 在大银行干过
的，到我这儿来不见得适应，不
见得有用， 相反他们所具备的
那些金融知识反而成了到我这
里来把工作干好的一种障碍。
但因为在我国“小额信贷”并没
有成熟的产业和行业， 所以没
有成熟的人才。 而培养人才需
要比较长时间， 有时你好不容
易培养成熟了， 工资没有人家
高，人才就被挖走了。 所以人才
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比较大的
一个挑战。

《公益时报 》：您认为 “中和
农信”的小额信贷模式在国内是
否具有可复制性？

王行最：中和农信的这套管
理方法是可以复制的，虽然有难
度有挑战，但并非高不可及。 关

键是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他
具备两个素质：第一，你的发心
是公益的，你愿意沉下心来扎进
去，不辞辛劳的，每天都在这种
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干去奋
斗;第二，你必须具备经营管理的
才能。 这二者兼备，你才可能把
这事情做好。 方法可以复制，但
这样的人是不可复制的。

《公益时报》：那您觉得自己
是这样的人吗？

王行最：我们现在整个的核
心团队都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
“中和农信” 的成功不是某个人
成功， 它是一个集体的成功，就
是这帮既有情怀又有团队管理
能力的人， 组合成一个团队，把
它做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段应碧会长是我国著
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我们的小
额信贷倾注了他的许多心血，他
多次出面协调重大政策和资金
问题， 为小额信贷的发展鼓与
呼。 我们小额信贷创始人何道
峰， 他对农村既有深刻的感情，
也有深厚的政策理论基础，又有
企业管理的经验，他是具有企业
家精神的人。 我本人和总经理刘
冬文都是从中国扶贫基金会走
出来的， 都是有公益文化基因，
也有一定的管理经验。 这些特质
都被融入了“中和农信”这个团
队。 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复
制起来是挺难的。

也谈关于商业与公益的
“两光之争”

《公益时报 》：最近 ，徐永光
和康晓光两人关于商业与公益
的辩论在网络传得特别“火”，其
中社会企业是焦点话题，您怎么
看？

王行最：社会企业本身肯定
是一个好的存在形式，“中和农
信” 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
就是用商业化的手段去解决社
会问题。“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引
入到中国也就是两三年时间，所
以有许多争议是很正常的。

我的粗浅的理解是徐永光
作为社会企业的推崇者，对目前
公益行业存在的一些低效和“道
德绑架”现象不满，站在社会企
业的角度侧重强调社会企业的
好处，希望社会企业能得到更好
更快的发展。 而康晓光则站在公
益慈善这一端，认为社会企业要
办成办好不易而且公益行业里
的许多事情也不可能用社会企
业去解决。

其实永光和晓光两个人相
识、相知 20 多年，观点不同，时
有交锋，两人早已心心相印。 我
觉得有些事情大家大可不必大
惊小怪，应该张开双臂，以开放
的心态欢迎社会企业进入。 但社
会企业目前不宜大规模去推，推
得过猛一定是“尸横遍野”的。 截
止到目前，有几个人能把社会企
业做大做强的？“中和农信”算一
个、“绿康”算一个，还有吗？ 没几
家嘛！

王行最，1967 年生于浙江，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中
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外人眼中， 这两种身份指向了
截然不同的方向，一头是公益，一头是商业。 而更多的争议直接来自
于，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中和农信先后吸引了多家商业资本，它还能
坚守初衷么？

9 月 15 日， 在中关村南大街一间简约的办公室里，《公益时报》
采访了王行最。 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 王行最没有回避这些疑问
乃至争议，耐心地解说深耕近 21 年的小额信贷项目。

王行最与埃塞俄比亚儿童在一起


